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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不断推动着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增长，贵州省数字经济总产出所占GDP的比重越来越

高。数字经济作为推动贵州省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对贵州省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必然有所影响。本文先

对贵州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农村居民收入现状进行简略分析，再以2021年以前的中国家庭追踪数据

为样本，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并控制时间效应与个体效应进行回归，同时进行了异质性分析以及稳健性分

析，探究贵州省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一方面贵州省

的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另一方面贵州省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的增收效应存在一定的

异质性。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加快推进贵州省农村地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积极促进农村居民数字化

素养提高以及利用数字技术引领农业转型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 

数字经济，农村居民收入，贵州省，中国家庭追踪数据库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Rural  
Residents’ Income in Guizhou Province 
—Based on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Database 

Qianyun Deng 
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Jul. 15th, 2025; accepted: Jul. 28th, 2025; published: Aug. 27th, 2025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is constantly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growth of Chi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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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 The total outpu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Guizhou Province accounts for an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GDP. As a new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growth of Guizhou Province, the 
digital economy will inevitably have an impact on the income level of rural residents in Guizhou 
Province. This paper first makes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income status of rural residents in Guizhou Province, and then takes the Chinese household 
tracking data before 2021 as the sample to construct a fixed effect model and control the time effect 
and individual effect for regression, and conduct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and robustness analysis.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 Guizhou Province on the growth 
of farmers’ income and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The following research conclusions are drawn: on 
the one h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Guizhou Province helps to promote the 
growth of farmers’ income; on the other hand, the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 Guizhou 
Province on the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 has certain heterogeneity.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such as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
ital economic infrastructure in rural areas of Guizhou Province, actively promoting the improve-
ment of digital literacy of rural residents, and using digital technology to lead agricultural transfor-
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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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着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将其作为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之一。”这体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性。对于农村居民而

言，自身收入情况直接影响着生活质量水平，收入与农村居民的福祉息息相关。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

展，市场制度的不断健全，使得人们的收入水平不断得到提升，但同时还存在着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

城乡收入差距大等问题。近年来，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不断推动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为中国经济的

高质量增长提供新动能。数字经济快速地扩张到农村市场是必不可少的，必须为农村发展增添新动力。

《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发展报告 2023》表明，贵州省数字经济的增速在多年来都位居于全国前

列，数字经济的增加值占全贵州省 GDP 的比重达到了 42%，且数字产业具有明显的创新发展成果。由此

可见贵州省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利用数字经济推动贵州省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但探索

数字经济对贵州农民收入影响的研究不够充足，还不能有效地指导实践。因此，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与

推进共同富裕实现的时代背景下，研究数字经济对贵州农民收入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数字经济相关领域正蓬勃发展，数字经济水平得到大幅提高，在学术界也产生了大量的相关

研究。相比之下，以贵州省为研究对象的相关数字经济分析较少，因此本研究基于前人的分析，并结合

中国家庭追踪数据(CFPS)库来剖析贵州省农村居民收入和数字经济发展现状，探讨数字经济对贵州省

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作用机制，最后提出相应假设，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贵州农村居民收入的作用，

有利于帮助贵州省理清数字经济与居民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加快助力贵州省利用数字经济实现共同

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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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的方法可以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测算增加值法，国内最早则有康铁

祥通过衡量数字产业部门和数字辅助活动等与数字经济相关部门的增加值的总和来测度数字经济的发展

水平。[1]另一种方法是建立多维度的指标体系，来评估特定区域内的数字经济发展状况。例如，欧盟统

计局就从人力资本、互联网使用、数字技术应用、公共服务数字化及宽带接入程度五个方面，创建了数

字经济与社会指数(DESI)。同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也提出了自己的数字经济衡量指标，该体

系主要从智能基础设施投资、创新能力、社会赋权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对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的推动

作用四个维度来构建。国内，有由王军等学者基于数字经济发展载体、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及数字

经济发展环境四个维度构造的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并且选出了 30 个指标用来衡量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

[2] 
大部分学者在探究时多以数字普惠金融、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等角度研究数字经济对农村居民收入影

响。具体观点如下：在数字经济促使农村居民就业机会增加方面，丁述磊等学者就发现互联网的普及拓

宽了信息渠道，使劳动者及时并且高效率地获取到市场动态和各个国家政策等信息，还能帮助劳动者扩

大社会网络，提高劳动者教育水平与工作的匹配程度。[3]张广辉等发现数字经济首先能够使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快速地发展，然后催生出大量新职业。[4]在数字经济改善农村金融环境方面，星焱就认为

数字金融打破了传统物理网点的时空局限。[5]农村居民足不出户或在田间地头就可以完成各类服务，并

且还降低了金融机构提供普惠服务的成本。此外江东芳学者指出数字金融不仅可以减轻农村的金融服务

成本和信贷的约束，还可以促进金融服务的多样化，从而直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并且还能推动农

村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改善收入分配等间接途径来使农民增收。[6]在数字经济促进农产品价值实现方

面，栾晓梅等学者发现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产业升级、流通效率提升和商业模式创新传导促使农产品价值

的实现。[7]陈一明就认为数字经济可以促使农户交易成本减少，增加农村居民收入。[8]在数字经济促进

农村地区产业发展方面，该学者还表明农村电商物流不断发展有利于推动传统农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

推动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8]田昕加等学者就认为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农村地区形成新的商业

模式和产业格局，且数字经济能够让乡村产业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的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以此促进

乡村产业产生转变。[9] 
现阶段所有的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研究思路。虽然数字经济和农村居民收入已有了

一些研究成果，但现有的研究大部分都是从全国的层面来研究数字经济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且都集中

在数字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相较落后地区的研究少之又少。因此，本研究因地制宜，从

贵州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来研究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问题，对贵州省发展数字经济相关政策的制定是具有参考

意义的。目前关于数字经济对农民收入影响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全国省级的宏观数据进行分析，本文

则使用基于微观的中国家庭追踪数据(CFPS)库进行分析与研究，该数据库具有较强的广泛性和代表性。 

3. 模型设定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贵州省互联网

发展报告》。选用 2012 至 202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资料库的数据，并对原始数据进行清洗

和筛选工作。这一步骤包括对变量缺失样本的剔除，具体操作主要为去除那些包含“不适用”、“不知

道”或缺失数据的样本，以确保数据集的完整性和准确性。然后再以年份和地区为基准进行筛选，选出

属于贵州省农村地区的问卷，最后整理出 565 个有效观测数。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82833


邓茜匀 
 

 

DOI: 10.12677/ecl.2025.1482833 2722 电子商务评论 
 

3.2. 变量设定与说明 

本研究的主要被解释变量是贵州省农村居民收入，采用的数据是 CFPS 数据库中统计的农村家庭收

入，主要包括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其他收入五个部分，各项收入具体

包含的内容如表 1 所示： 
 

Table 1. Explanation of the family income variable in CFPS 
表 1. CFPS 家庭收入变量说明 

收入类别 具体说明 

经营性收入 
农业收入(农、林、牧、副、渔收入) 

非农经营收入，经营其他非农产业的收入 

工资性收入 工资、绩效奖金、各类补贴、外出工作的劳务收入和直接分配给个人的利润红利 

财产性收入 土地或其他生产资料的租赁收入、房屋的租金收入、其他形式的租金收益以及出售财产 
所获得的收入 

转移性收入 政府补贴、离退休金以及最低生活保障(低保)等形式的福利收入 

其他收入 亲友之间的赠予和受访家庭所报告的其他形式的收入来源 

注：整理自 CFPS 官方说明。 
 
本研究采用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评估贵州省 2012 年至 2020 年的数字经济

发展态势。该指数构建基于赵涛等学者的研究，涵盖互联网普及率、从业人员数、产出、移动互联网用

户数和数字金融普惠发展五个维度。[10]通过熵权法客观赋权，测度了贵州省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贵州

省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如表 2 所示： 
 

Table 2.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dex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Guizhou Province 
表 2. 贵州省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指数 

年份 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 年份 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 

2012 0.05 2017 0.38 

2013 0.15 2018 0.57 

2014 0.17 2019 0.81 

2015 0.22 2020 0.94 

2016 0.30   

 
由于其他多种因素同样对农村居民收入构成影响，因此本文在探讨农村家庭收入时，参照了张龙耀

等学者的研究。该研究详细剖析了影响居民收入差距的微观层面的因素，[11]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家庭特

征、个人特征、家庭财富状况，以及家庭创业选择和所处的社区环境等因素。本文从家庭特征和个人特

征两大维度出发，对可能影响农村家庭收入的其他因素进行了控制和考量。其中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

包括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土地资产、耐用消费品价值、家庭房产净值、家庭金融资产、家庭负债总额；

个人特质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健康状况、教育程度。主要变量说明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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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Explanation of key variables 
表 3. 主要变量说明 

变量类型 名称 符号 说明 

被解释变量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lnw 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其他收入 

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 D 代表贵州省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 

控制变量 

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 lnfix 生产性固定资产为经营资产和农用器械价值之和 

教育程度虚拟变量 edu 不读书 = 0、文盲/半文盲 = 1、小学 = 2，初中 = 3，高中/中专/ 
技校职高 = 4，大专 = 5，大学 = 6，研究生 = 7，博士 = 8 

家庭负债总额 Lndebt 包括除房贷的银行贷款、非金融机构贷款、非房贷的金融负债， 
等贷款总额 

土地资产 lnland 土地资产为农业经营收入的估算产物 

耐用消费品价值 lndur 调查对象性别，女 = 0，男 = 1 

家庭房产净值 lnhou 现住房价值和其他房产的总价值减去房贷所得 

家庭金融资产 lnfin 金融资产为存款、金融产品以及他人欠自家款项之和 

健康状况 hea 不健康 = 1，一般 = 2，比较健康 = 3，很健康 = 4，非常健康 = 5 

3.3. 模型设定 

为了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贵州省农民人均收入的影响，设立了以下模型： 

 0 1 2 ,ln t t t i t i tW D X V Uβ β β µ= + + + + +            (1) 

式中：lnWt分别表示贵州省份在 t 时期的农民可支配收入水平，Dt则分别表示贵州省在 t 时期的数字经济

综合发展水平，Xt分别表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μi表示个体不可观测因素，Vt表示时间不可观测因素，最

后 Ui,t表示随时间个体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4 所示，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标的平

均水平约为 0.4，数据点相对于均值的分散程度约为 8.70。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加 1 取对数)的平均水平约

为 8.7，数据点相对于均值的分散程度约为 1.22。共有 565 个样本参与了统计分析。 
 
Table 4.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each variable 
表 4.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w 565 8.708 1.218 3.689 11.245 

D 565 0.405 0.317 0.052 0.937 

lnfix 565 4.466 4.295 0 13.816 

lnland 565 8.602 3.242 0 12.720 

lndur 565 8.495 2.046 0 12.922 

lnhou 565 10.932 2.197 0 14.473 

lnfin 565 6.790 4.155 0 13.458 

lndebt 565 4.341 5.434 0 13.412 

hea 565 2.750 1.242 1 5 

edu 565 2.083 0.952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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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5 的数据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在 1%的水平

下显著为正，这初步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民增收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就多重共线性而言，本文

选用方差膨胀因子(VIF)去检验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VIF 最大值为 1.33，所有变量检查值均小于 5，
根据分析可得，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Table 5. Variable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5. 变量相关性分析 

变量 lnw D lnfix lnland lndur lnhou lnfin lndebt hea edu 

lnw 1          

D 0.253*** 1         

lnfix 0.300*** 0.159*** 1        

lnland 0.042 0.265*** 0.124*** 1       

lndur 0.346*** 0.223*** 0.291*** 0.06 1      

lnhou 0.179*** 0.01 0.143*** 0.133*** 0.181*** 1     

lnfin 0.296*** 0.070* 0.080* 0.080* 0.290*** 0.162*** 1    

lndebt 0.189*** 0.147*** 0.274*** 0.011 0.270*** 0.149*** 0.047 1   

hea 0.191*** 0.067 0.119*** −0.021 0.216*** 0.122*** 0.124*** 0.009 1  

edu 0.153*** 0.022 0.175*** 0.064 0.129*** 0.041 0.119*** 0.046 0.156*** 1 

注：***、**、*分别代表在 1%、5%以及 10%的水平上显著。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先进行 F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以确保所选用实证回归方法的合理性。我们首

先对 OLS (普通最小二乘法)模型的假设进行了检验，显示 p 值为 0，拒绝 OLS 模型的假设。之后，用

Hausman 检验对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选择，Hausman 检验同样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的假设，

因此，我们最终决定建立固定效应模型。 

4. 贵州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 

4.1. 基准回归 

为了使实证的结果更具有可靠性，在所设定的固定效应模型中依次加入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家庭

金融资产、家庭土地资产、家庭房产净值、耐用消费品价值、家庭负债总额、健康程度以及教育水平控

制变量，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 
 

Table 6.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 
表 6.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lnw lnw lnw lnw lnw lnw lnw lnw lnw 

(1) (2) (3) (4) (5) (6) (7) (8) (9) 

D 
0.831*** 0.647*** 0.702*** 0.823*** 0.816*** 0.792*** 0.776*** 0.771*** 0.754*** 

(5.91) (4.63) (5.09) (5.64) (5.62) (5.28) (5.11) (5.07) (4.88) 

lnfix 
 0.073*** 0.069*** 0.065*** 0.065*** 0.064*** 0.064*** 0.063*** 0.063*** 

 (5.65) (5.39) (5.07) (5.11) (4.98) (4.93) (4.85)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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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lnfin 
  0.0473*** 0.0447*** 0.0429*** 0.0407*** 0.0406*** 0.0409*** 0.0413*** 

  (4.10) (3.88) (3.73) (3.41) (3.39) (3.42) (3.44) 

lnland 
   0.0377** 0.0357** 0.0355** 0.0350** 0.0355** 0.0355** 

   (2.45) (2.33) (2.32) (2.28) (2.32) (2.31) 

lnhou 
    0.0484** 0.0491** 0.0486** 0.0470** 0.0475** 

    (2.29) (2.32) (2.29) (2.21) (2.23) 

lndur 
     0.0173 0.0155 0.0124 0.125 

     (0.66) (0.58) (0.46) (0.47) 

lndebt 
      0.0061 0.0067 0.0066 

      (0.65) (0.72) (0.71) 

hea 
       0.0431 0.0397 

       (0.95) (0.87) 

edu 
        −0.1018 

        (−0.65) 

常数 
8.366*** 8.123*** 7.760*** 7.416*** 6.935*** 6.815*** 0.788*** 6.746*** 6.977*** 

(89.59) (81.18) (58.70) (38.60) (24.44) (20.16) (5.25) (19.32) (13.99)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565 565 565 565 565 565 565 565 565 

r2 0.135 0.193 0.222 0.233 0.242 0.242 0.243 0.245 0.245 

r2_a −0.089 −0.019 0.016 0.027 0.037 0.035 0.034 0.034 0.33 

注：***、**、*分别代表在 1%、5%以及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里为 t 值。 
 
通过逐步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贵州省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地帮助农村居民提高家

庭收入水平。在依次地加入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家庭金融资产、家庭土地资产、家庭房产净值、耐用

消费品价值、家庭负债总额、健康程度以及教育水平的控制变量后依旧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贵州省

数字经济的发展给农村居民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根据回归结果可看出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lnfix)、家

庭金融资产(lnfin)、家庭土地资产(lnland)、家庭房产净值(lnhou)均与农民增收存在正相关关系。再从 r2的

显示结果来看，可以发现在控制变量增加后有明显的提升，说明加入的控制变量对农村居民家庭的收入

水平有比较好的解释能力。 

4.2. 异质性分析 

陆杰华等学者认为，“随着数字化建设步伐的迅猛加快，不同群体在信息技术拥有和应用方面存在

着显著的差距。”[12]本研究考虑到不同年龄的农民在使用数字技术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以平均年龄

为界线，划分群体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年龄的农民收入增长水平的异质性。根据朱健的观点，家庭

人口结构会显著影响家庭的人均收入。[13]故本文又以平均家庭人口数划分群体来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

不同人口规模的农村家庭收入增长的异质性。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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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gression results 
表 7.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lnw lnw lnw lnw 

大于平均年龄 小于平均年龄 家庭人数小于 5 家庭人数大于 5 

D 
0.8232*** 0.8220*** 1.0591*** 0.5643*** 

(3.56) (3.44) (4.00) (2.66) 

lnfix 
0.0665*** 0.0550*** −0.0177 0.0957*** 

(3.68) (2.89) (−0.78) (5.49) 

lnfin 
0.0371** 0.0266 0.0518*** 0.0455*** 

(2.28) (1.48) (2.65) (2.61) 

lnland 
0.0644*** 0.0198 0.0251 0.0465** 

(2.91) (0.90) (0.90) (2.37) 

lnhou 
0.0472 0.0403 −0.0305 0.1188*** 

(1.65) (1.30) (−0.98) (3.35) 

lndur 
−0.0521 0.0838** −0.0352 0.0257 

(−1.49) (2.00) (−0.95) (0.63) 

lndebt 
0.0323** −0.0108 0.0273* 0.0179 

(2.25) (−0.87) (1.68) (1.38) 

hea 
0.0025 0.0534 0.1487* −0.0114 

(0.04) (0.77) (1.92) (−0.19) 

edu 
0.1686 −0.2061 0.3137 −0.2844 

(0.59) (−1.04) (1.10) (−1.47) 

常数 
6.7033*** 7.0203*** 7.2797*** 6.2842*** 

(9.35) (9.68) (8.60) (9.04)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76 289 236 329 

r2 0.256 0.289 0.213 0.341 

r2_a −0.023 0.029 −0.241 0.043 

注：***、**、*分别代表在 1%、5%以及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里为 t 值。 
 

不难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对不同年龄的农民收入水平都能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产生影响的

水平并没有很大的差异。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不同人口规模的家庭人均收入也都带来了显著的影响，但对

家庭人口规模高于人均水平的家庭而言，数字经济帮助提高其收入水平的能力是小于家庭人口规模数低

于平均水平家庭的，这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农村家庭的收入增长产生了影响，但这种影响因家庭人口

规模的不同而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4.3. 稳健性分析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得出了贵州省数字经济会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长，但为了所证结论具有更高的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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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本文将通过几种方法来进行稳健性分析。 
为了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运用变换核心解释和核心被解释变量的方法。参照秦汉真学

者的研究，[14]先将解释变量替换为百人中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lnkd)，进而将被解释变量从原来的农

民可支配收入变换为变量农民工资性收入(lnFWI)。再次对更换变量后的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

析如表 8 所示： 
 

Table 8. The regression results after replacing the variables 
表 8. 替换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变量 
lnw lnFWI 

(1) (2) 

D 
 0.5367*** 

 (−3.44) 

lnkd 
0.5089***  

(−4.88)  

lnfix 
0.0631*** 0.0374*** 

(−4.85) (−3.04) 

lnfin 
0.0413*** 0.0222 

(−3.44) (−1.5) 

lnland 
0.0355** 0.0680*** 

(−2.31) (−2.79) 

lnhou 
0.0475** −0.0165 

(−2.23) (−0.69) 

lndur 
0.0125 −0.0042 

(−0.47) (−0.45) 

lndebt 
0.0066 −0.0217 

(−0.71) (−0.50) 

hea 
0.0397 −0.0074 

(−0.87) (−0.05) 

edu 
−0.1018 8.8496*** 

(−0.65) (−18.13) 

lndebt 
0.0066 −0.0217 

(−0.71) (−0.50) 

hea 
0.0397 −0.0074 

(−0.87) (−0.05) 

edu 
−0.1018 8.8496*** 

(−0.65) (−18.13) 

常数 
6.0270*** 0.5367*** 

(−10.49)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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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r2 0.245 0.128 

r2_a 0.33 −0.253 

变量 
lnw lnFWI 

(1) (2) 

F 11.9143 5.2715 

p 0.0000 0.0000 

注：***、**、*分别代表在 1%、5%以及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里为 t 值。 
 

经过固定模型的实证分析，不难发现将解释变量替换为百人中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lnkd)，或者将

被解释变量从原来的农民可支配收入变换为变量农民工资性收入(lnFWI)，都具有正向作用，并且还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该模型是具有稳健性的。 
将缩短样本时间后再进行回归分析，以此来进行模型的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9 所示，显示在

缩短样本时间后贵州省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依旧具有正向的作用，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这

说明该模型是具有稳健性的。 
 

Table 9. The regression results after sample adjustment 
表 9. 样本调整后的回归结果 

变量 
lnw 

(1) 

D 
0.8722*** 

(5.14) 

lnfix 
0.0480*** 

(3.25) 

lnfin 
0.0479*** 

(3.80) 

lnhou 
0.0462** 

(2.06) 

lnland 
0.0295* 

(1.75) 

hea 
0.0909* 

(1.69) 

lndebt 
0.0112 

−1.05 

lndur 
0.018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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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du 
−0.1149 

(−0.51) 

常数 
6.7655*** 

(11.22) 

个体效应 控制 

变量 
lnw 

(1) 

时间效应 控制 

N 452 

r2 0.245 

r2_a 0.33 

F 11.9143 

p 0.0000 

注：***、**、*分别代表在 1%、5%以及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里为 t 值。 

4.4. 内生性检验 

在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时，总是离不开内生性问题。本文参照朱纪广[15]和陈胤

默[16]等学者的研究方法，工具变量为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标的一阶滞后项。表 10 主要为引入数字经济

综合发展指标滞后一期为工具变量后再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后获得的结果。首先检验了是否

存在内生性以及工具变量是否有效。从表中可以看出第一阶段 F 值远远大于 10，根据经验法则可以推断

出该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这进一步说明了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合适的。并且结果显示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仍然显著，这体现了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内生性是存在的，并且使用工具变量能够

使得回归的结果更加具有稳健性。再看第二阶段的结果，解释变量也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且系数为

0.8722，高于原始模型中的系数 0.754，可以判断数字经济发展的内生性问题使得初始回归的结果低于贵

州省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居民收入的实际影响，证明使用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Table 10. The results of the endogeneity test 
表 10.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D 
 0.8722*** 

 (6.03) 

L.D 
1.5108***  

(190.09)  

lnfix 
−0.0010*** 0.0480*** 

(−2.65) (3.81) 

lnland 
−0.0005 0.0295** 

(−1.2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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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lndur 
0.0018** 0.0180 

(2.37) (0.75) 

变量 
(1) (2)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lnhou 
0.0012* 0.0462** 

(1.87) (2.41) 

lnfin 
0.0001 0.0479*** 

(0.34) (4.46) 

lndebt 
0.0001 0.0112 

(0.41) (1.23) 

hea 
−0.0007 0.0909** 

(−0.57) (1.98) 

edu 
0.0003 −0.1149 

(0.21) (−0.60) 

常数 
0.0620*** 7.1677*** 

(6.48) (13.23)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N 452 452 

F 331,679  

r2_a 0.9891 0.607 

注：***、**、*分别代表在 1%、5%以及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里为 t 值。 

5. 结论与建议 

文章梳理了相关的文献研究，具体说明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等基本理论，根据理论分

析贵州省数字经济增长对农村居民收入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分析。本文选取 2012~2020 年贵州省的

中国家庭追踪数据进行实证，其目的是证实在微观层面上贵州省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对农村居民收入有直

接的影响效果。在数据处理的基础上，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为了探讨贵州省数字经济发展

对不同年龄与不同家庭规模农村居民的收入所带来影响的差异，进行了相应的异质性分析。最后为确保

研究具有可靠性还选用替换变量法以及样本调整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实证结果表明：第一、贵州省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有效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第二、贵州省数字

经济的发展在推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方面，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第三、从控制变量的层面来

看，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lnfix)、家庭金融资产(lnfin)的回归系数均在 1%显著性水平为正，家庭土地资产

(lnland)、家庭房产净值(lnhou)的回归系数均 5%显著性水平为正，这表明家庭资产结构对贵州省农村居民

增收具有重要影响。另外，教育程度(edu)在显著性水平的检验下作用效果不明显，其原因在于贵州省农

村地区的教育化程度较低，教育资源分布较少、质量相对较差，再加上老一辈农村居民对高等教育不重

视，致使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低，教育程度(edu)不能对收入增长起到良好的作用，反而会使得劳动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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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劳动经验缩短，从而不能对农村居民收入增收起到效果。 
就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应加快推进贵州省农村地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贵州省

位于全国西部地区，大多属于喀斯特地貌，且山区众多，大部分农村地区的数字经济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仍比较落后，因此为了进一步提升贵州省农村居民的增收水平，必须采取高效措施来改善贵州省农村地

区的信息基础设施。第二，对贵州省农村地区不同情况的家庭展开针对性的数字化教育。由于当前贵州

省农村居民对于数字经济相关内容与知识了解较为浅显，并且数字经济对人口规模不同的家庭以及不同

年龄的农村居民所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因此应针对不同的情况进行数字化教育以缩小这种差异。第三，

鼓励贵州省农村居民发挥数字技术优势，并不断优化家庭资产结构。政府可以在农村地区大力鼓励农户

增加数字化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引导农村居民投资智能化的农机具、智能温室等数字化生产性固定资

产，通过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进一步增加农村居民收入。贵州省政府可以利用 GIS 
(地理信息系统)和大数据技术，建立土地和房产资源的数字化管理平台，帮助农村居民更好地规划和管理

土地和房产资源，提高利用效率，以此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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